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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幼儿园辞职后，她当起儿童成长陪伴师
不是保姆是教育者，收入翻番也收获了家长的信任

教师节前夕，济南的天气渐渐转凉。27岁的
章华（化名）早上7点准时起床，9点前赶到她“上
班”的地方——— 一个两岁男宝的家。她不是保
姆，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教师。她的职业，
有个崭新的名字：儿童成长陪伴师。

幼儿园招不来学生，决定“跳出去”

章华毕业于学前教育专业，一毕业就进了
幼儿园，一干就是六年。“那时候每天带近30个
孩子，累是累，但挺充实。”章华说。可慢慢地，她
发现幼儿园生源越来越少，“班里孩子从满员到
只剩十几个，心里特别慌。”更现实的是工资问
题。“一个月就两三千元，生活压力太大了。”章
华坦言，“好多同事陆续被辞退，有的转行去考
编，有的去教育机构，我也开始琢磨出路。”

后来，她从社交媒体上看到，北京、上海已
经有了“儿童成长陪伴师”这个职业。“不少高薪
家庭愿意请专业老师进家，一对一陪孩子玩、
学、成长。”她动了心，可也犹豫：“从幼儿园‘跳出
去’，去家里工作，别人会怎么看？我能适应吗？”

“进入家庭，众目睽睽下工作”

今年年初，章华通过面试，加入了济南一家
专注2-12岁婴幼儿陪伴的教育咨询服务公司。
经过系统培训后，她接到了第一个正式单
子——— 陪伴一个两岁的男宝。

“进家前一天晚上，我几乎没睡着。”章华笑
着说，“我虽然是幼教出身，但以前面对的是好
多孩子和家长群体，现在要进一个家庭，在‘众
目睽睽’下工作，还是有些忐忑。”

孩子爸爸是职场精英，孩子妈妈和奶奶在
家带娃。“他们都挺客气，可我能感觉到，他们在
观察我，比如看我怎么和孩子说话、怎么引导他
玩、怎么处理情绪。”章华回忆。

有一次，孩子玩积木时不小心夹了手，当场
大哭起来。章华第一时间安抚孩子，还耐心跟家
长解释：“这是孩子探索世界的正常过程，咱们
可以教他下次怎么避免。”后来妈妈跟她说：“你
和我之前请的育婴师不一样，你是懂教育的。”

“不是保姆，我是专业陪伴师”

章华的工作内容，远不止“看孩子”那么简
单。她每天会根据教学计划，带孩子做游戏、读
绘本、做运动、进行英语启蒙，甚至还会设计“生
活课程”——— 比如让孩子自己摆鞋子、收拾玩
具，在点滴里培养习惯。“我们不是代替父母，而
是辅助他们，用更科学的方式陪伴孩子成长。”
章华说。她不用做家务、不用做饭，更不是别人
口中的“阿姨”。“我们的定位很清楚：我是老师，
是教育者。”章华说。

在这段时间里，最让章华有成就感的，是孩
子的变化。“刚来时，孩子一遇到困难就哭闹、扔
东西。现在他会说‘帮忙’，会试着自己解决问题，
还会说‘谢谢’。”章华说，“这种进步，是短期内就
能看见。”孩子妈妈也越来越信任她，从最初的

“全程陪着”，到现在“放心交给她”。“有一次孩子
妈妈说，‘你来了之后，我终于能喘口气了’。”章
华说，“那一刻，我觉得这份工作真的很有意义。”

如今，章华每天工作8小时，周末双休，收入
比在幼儿园时翻了一番。更重要的是，她找到了
职业的新可能。“我不再是幼儿园里‘流水线’
上的老师，而是能真正影响一个孩子、一个家
庭的专业陪伴者。”

教师节前夕，济南一家专注2-12岁
婴幼儿陪伴的教育咨询服务公司，几位
老师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节日做准备。和
传统意义上的教师不同，她们不是和幼
儿园的孩子们一起庆祝，而是要走进一
个个家庭，与那些她们日夜陪伴的孩子
共同度过。

从托育老师到入户陪
伴，被逼出来的转型

贾雯稀还记得2020年春天的艰难
抉择。受疫情影响，她所在的托育机
构迟迟开不了园，可房租、工资等开
支一分都不能少。作为济南这家教育
咨询服务公司的创始人，她试过做外
卖、搞图书借阅、做辅食团购，可这些
项目都没坚持下来。后来，她和教学
主管李丹商量转型，想做儿童成长陪
伴服务。

进军到新的赛道后，贾雯稀每周都
会与儿童成长培训师交流学习。这种模
式，既帮幼儿园消耗了已收的课程费，
也给老师保住了基本收入。即便这样，
最初也只有6位老师愿意尝试。贾雯稀
说 :“很多老师害怕，觉得进家不像老
师，倒像阿姨。”

转机来自家长的需求。有人问“孩
子太小不想送园，能不能请老师到家上
课”，还有人问“能不能延长服务时间”。
这些问题，让贾雯稀看到了新的市场机
会。2020年幼儿园已出现招生难的苗
头。贾雯稀和李丹再次商议，最终正式
成立公司，聚焦2-12岁儿童的成长陪伴
服务。

市场需求爆发，幼儿园
老师纷纷涌入

李丹是最早入户的老师之一。她曾
带过3个孩子，最长的陪了7年半。“从幼
儿园到家庭，有心理落差，但真能帮孩
子成长，那种成就感无以言表。”

当初选这行，家人并不理解：“上了
这么多年学，怎么去做月嫂的活？”李丹
没放弃，甚至为证明自己考进过编制，
可最后还是选了自己看好的托育行业。

“角色定位是老师心里最大的坎。”
李丹说，“很多老师怕进家后被当成阿姨。
我们一直强调：阿姨很棒，但我们是有专
业能力的老师。”这种“一对一”服务，对老
师要求更高。除了学前教育专业知识，还
得懂儿童心理发展、会做家庭教育指导，
有些家庭甚至要求老师会外语。

很多人转型也看中了陪伴师的待遇。
一位从业不到半年的陪伴师说，从幼师转
过来后，工资翻了番。单白天住家，薪资就
在5000-15000元。要是24小时住家，再加上
英语六级等加分项，薪资还能更高。

孙超是济南一家母婴教护中心的
创始人，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作为与
贾雯稀公司合作的月子中心负责人，她
从另一视角看到了陪伴师的价值。“我
们月子中心的宝妈，回家后仍需要专业
支持。”孙超说。她的月子中心与贾雯稀
所在公司合作，为出月子后的家庭提供
陪伴师服务，实现“无缝衔接”。“以前家
长遇到问题，我们只能线上指导。现在
有了专业陪伴师，就能直接帮到家庭。”
孙超说。

机遇和挑战并存，“陪伴
经济”或是下一个蓝海

与此同时，政策环境也在为这个新
职业铺路。202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这是
我国首次为家庭教育专门立法。据媒体
报道，随着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到

“国事”，有机构预测，2021年家庭教育
市场规模达到7500亿元，市场供不应求
将是未来30年常态。儿童成长陪伴师，
正是应市场需求而生的职业。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教育部将婴幼
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纳入普通本科
专业目录，山东女子学院成为全国首批
获批的高校之一。该校教育学院婴幼儿
发展与健康管理教研室主任姬彦红认
为，儿童成长陪伴师本质上属于婴幼儿
发展引导员，这一新兴职业的出现，体
现了社会对托育专业人才的重视。

在姬彦红看来，这一民间兴起的新
职业，不是简单“看孩子”，而是基于儿
童发展规律的科学实践，“现在很多家
长不会带孩子，特别焦虑。其实懂了儿
童发展规律，就没必要慌。陪伴师很重
要的作用，是指导家长，帮他们建立科
学的育儿观念，提升其育儿的能力。”

不过，市场需求虽旺，也有宝妈担
心：“现在陪伴师素质参差不齐，家里又
是隐私的地方，把孩子交给陌生人，肯
定有顾虑。”对此，姬彦红建议，要加强
校企合作，让人才培养更贴近市场需
求。她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儿童成长陪
伴师这个职业会越来越规范、专业。

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41个教师节，出生率下降让教育界面临挑战，但教育需求从未消失，只是以新的形式呈现。这个教师节，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推出“幼教人的破局选择”特别报道，展现教育职业的新出路，记录幼教人转型儿童成长陪伴师这个正在蓬勃发发展的新职业群体。编者按

从幼儿园到家庭：一家托育机构的转型

作为曾经的儿童成长陪伴师，李丹总

共带过3个孩子，最长的陪伴了7年半。

进军到新的赛道后，贾雯稀每周都会与儿童成长培

训师交流学习。

早期教育专业的毕业生朵拉，没走进幼

儿园，而是选择成为一名家庭育儿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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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特会说‘car’了！”刚结束入户指
导，宝妈就给朵拉发来消息。2岁的特特曾
因不会说话让家长焦虑，如今不仅能说中
文，还能蹦出英文单词。这样的改变，对

“95后”高级家庭育儿师朵拉（化名）来说，
不过是日常工作里的寻常片段。

作为山东女子学院全国首批早期
教育专业毕业生，朵拉没走“进幼儿园”
的常规路，她选择成为上门服务的家庭
育儿师。当下，出生率下降，精细化育儿
需求却在看涨。她的选择，成了年轻人
突破职业边界的新样本。

成为家庭育儿师前，朵拉在校园里就

积累了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带着“实战
感”。2017年，在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中，她所在的团队拿下了省赛银奖。
2019年毕业，朵拉进入济南一家高端托育
机构。为更精准地帮到孩子，朵拉转向
了入户指导服务。现在，她服务的0-4岁
孩子里，有像特特这样有双语启蒙需求
的，有因分离焦虑哭闹的，还有像米粒
一样专注力不好的，而她的角色，更像
一名“教育医生”。

从业十年，朵拉见证了托育行业的
变化：最早，只有高端写字楼里有托育
机构。现在，社区里的普惠托育点、小区

里的家庭式托育越来越多。
“未来肯定是‘小而精’的方向。有

的家庭需要楼下送托的便利，有的想要
大户外空间，有的希望老师‘一对一’关
注。不同需求，会催生出不同的托育形
态。”朵拉说。她甚至设想过未来的样
子：在小区里开个“育儿研究工作室”，
不用大场地，能给家长做育儿咨询，帮
孩子做成长测评。再设计一个适龄的观
察室，让家长看看“专业老师怎么跟孩
子互动”。她还想学习做自媒体，把自己
的经验分享给更多家长，让他们知道

“带孩子不只是喂饱穿暖”。

首批早教生不挤幼儿园，把课堂“搬”进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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